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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展览的教育功能与实现路径研究 
吕维 

（四川博物院  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中国陶瓷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审美的艺术结晶，是涵养德行、凝聚情感认同的媒介，陶瓷本身所具有的教育价值通过展

览得以传播。文章通过分析陶瓷的教育价值，解读多个陶瓷展览，总结了在展品陈列、展内参观和展后互动三个阶段实现教育功能

的多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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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博物馆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而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教

育职能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无论是举世闻名的博物馆，还是偏

居一隅的地方性博物馆，都以收藏珍贵的中国陶瓷为荣，且其中很

多博物馆收藏的陶瓷数量众多、品类丰富、价值独特。例如法国吉

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多达万余件，台北故宫两万余件，北京故

宫三十六万多件。博物馆通过举办展览的形式将深居库房的陶瓷呈

现出来，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欣赏陶瓷并获得教育。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卢浮宫、故宫博物院等享誉全球的博物馆，都设置有专门展示

中国陶瓷的展区。在中国已举办了十九届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

展览精品”中，约有二十个获奖展览为陶瓷专题展，陶瓷展览获得

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陶瓷的教育功能 

（一）审美教育 

陶瓷是中国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它因实用而产生，并

兼具艺术性，它在满足人们对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承载着人们的

精神追求。 

陶瓷是泥与火的艺术，陶器是瓷器的前身，一般认为，陶器起

源于人类偶然的用火实践。当人类发现黏土经由火烧变得坚硬不透

水后，便开始利用黏土的可塑性烧制各式造型的容器。这些原始造

型的陶器一开始只是为了简单地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烧制技术的成熟，陶瓷的造型逐渐变得规整、精美和多样，它

们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更是凝结了人类历史、文化和审美的艺术

品。 

陶瓷艺术不仅是造型艺术的体现，也是装饰艺术的表达。作为

艺术品的陶瓷除造型美之外，纹饰和釉色等多个维度也具有其独特

的审美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就根据自身的审美将客观

的现实事物提炼成主观的艺术形象并使其呈现规律化、程式化。例

如彩陶上的几何纹、水波纹、漩涡纹、动物纹等等，都是自然界里

的客观事物抽象或具体地在彩陶装饰上的再现，这些图形通常具有

既工整又粗犷、既朴实又活泼的艺术特征。 

陶瓷从最初的实用器逐渐演变成既具使用价值又兼具审美价值

的器物，甚至成为当今艺术家表达个性、抒发情感、体现审美追求

的载体。一般来看，作为精挑细选陈列出来的陶瓷展品，不论是制

作工艺还是其本身，都具有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1] 

（二）历史教育 

陶瓷烧造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制陶史可追溯到距今 2 万—1

万年前的江西仙人洞遗址时期，瓷器更是古代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

中国陶瓷的发展演变伴随着的是历朝历代的更迭变迁，从某种程度

而言，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史。 

陈列展出的不同品类的陶瓷不仅仅只是供观众体验艺术美的展

品，它们还携带了时代的变迁、窑业技术的交流、陶瓷贸易的往来、

时人的风俗好尚等等丰富且复杂的历史信息。广销海外的青花瓷是

代表中国的一张闪亮名片，白地蓝花的青花瓷与元代蒙古牧民崇蓝

尚白的民族好尚相一致，因此，成熟的青花瓷在元代中后期得以兴

盛且广为推崇。元青花幽蓝的钴料最初是由波斯商人通过贸易带来

中国的，景德镇窑工们将这种波斯蓝料与中国白瓷融合在一起，烧

制出了独具神韵的元青花，并远销中、西亚。[2]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

物馆珍藏有约四十件保存完好的元青花，是收藏元青花数量最多的

博物馆，这些元青花也是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围绕陶瓷器物展开的历史叙述和阐释是陶瓷研究的永恒主题，

数量众多的彩瓷纹饰上所直接绘制的便是鲜明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如湖南博物院藏的元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磁州窑博物馆藏元磁

州窑白地黑花“雪夜访普”故事纹枕、天津博物馆藏明中期青花“挂

印封金”人物故事纹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清康熙五彩水浒人物

纹盘等等，历史、诗文、小说、戏曲乃至神话故事，被绘制为诸多

彩瓷的主题纹饰，等待着观众来欣赏和解读。内涵丰富的陶瓷是引

导观众认识历史、感受文化的有效载体，其教育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三）情感教育 

器以载道，中国陶瓷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蕴含的是

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陶瓷感悟历史，是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坚定

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山东淄博是中国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淄博

地区中小学陶瓷文化认同与教育现状研究》[3]一文从陶瓷文化的文物

遗存、艺术美学、历史文化三个维度设计了调查问卷，在陶瓷文化

传承各维度的具体调查中，师生更倾向于历史文化维度的传承，他

们普遍认为优秀的陶瓷文化内涵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具有积极作用。

淄博作为瓷都之一，陶瓷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师生身处

其间，更易产生对陶瓷文化历史的敬畏、尊重与由此带来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中国发明的瓷器还经由“丝绸之路”被输送到世界

各地，在给当地人带去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

和文化。到了 18 世纪，中国瓷器畅销欧洲，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

瓷器不仅替代了他们原本使用的金、银等材质的餐具，还被用作室

内陈设及建筑装饰，售价昂贵的瓷器甚至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时至今日，海外各地收藏中国陶瓷、举办陶瓷展览，首先是基于对

陶瓷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接纳和欣赏，再者更是以陶瓷为媒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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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流，延续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陶瓷这一历史产物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陶瓷所传递的精神价值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器

物，它是能被触碰和感知的。认识和欣赏陶瓷，能强化华人对以陶

瓷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而产生民族自豪

感，培养家国情怀，同时也能推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了

解，深化友谊，提升国家形象。 

二、陶瓷展览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 

（一）展品陈列 

陶瓷展览的教育功能需要依靠展品的陈列得以实现，陶瓷器物

是陶瓷展览的核心，展品的挑选、组合以及展示方式，对展览教育

功能的发挥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十六万多件陶瓷文物，年代上起新石器时

代，下迄近现代，且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宫廷藏品。2021 年故宫陶瓷

馆重新开放，新的展览如何从数量庞大的馆藏中选取最有价值的文

物，如何尽可能地展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所有品种，又如何体现

其以清宫旧藏为主的收藏特色，这些考验策展功力的关键所在也对

展览教育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最终该展览遴选了约一千

件具有代表性的藏品，按时代发展顺序和使用功能分十七个主题予

以展示，反映出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到民国时期约八千

年延绵不断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从陈列的细节而言，该展览也采用了多种途径来增强展示效果，

最大化展览的教育功能。一是场景设置，展览在武英殿正殿入口处

搭建了一座“展中展”空间，外观采用紫禁城古建筑元素，不定期

更换展品。在东西配殿，按功能展出清代宫廷进膳、陈设和赏赐、

大婚和万寿、祭祀、宗教用瓷等主题器物。这些场景的设置都能让

观众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宫廷用瓷的秩序、华丽和庄严等等特殊性

质。二是突出展示，展览设置了多个独立展柜，突出展示体量较大

的明星级展品，如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图香炉、清乾隆各种釉彩大

瓶等，这些展品都是陶瓷史上时代特征明显的典型器，相对而言通

过各种渠道宣传得较多，更为大众所熟知。将这类展品突出展示，

既可以体现出它们在陶瓷史上的重要性，也可以拉进展品和观众的

距离，增强教育效果。三是对比陈列，在“承续烧造”这一主题中，

该展览陈列了八种样式的清代宫廷陈设赏赐用瓶，各式瓶又按照时

代顺序依次排列。非凡的视觉感受不仅让观众对这类瓷瓶印象深刻，

集中和对比陈列也让观众对其共性即功用产生好奇，进而关注到不

同时代同种样式的瓷瓶在细微处的差异，是观众了解文物鉴定最直

观和最可靠的学习资料。 

（二）参观体验 

陶瓷的内涵博大精深，仅仅是将展品陈列出来，对于缺乏相关

知识储备的观众而言达不到展览的教育效果。辅以文本的阐释是实

现陶瓷展览教育功能最直接和常见的路径。 

设置说明牌是文本阐释最简单有效的形式。陶瓷展览一般分前

言、单元说明、结语等几大板块，将相关背景知识提炼、拆分成包

含文字与图示的展板，此外对重点器物还可以提供更多文字的简介，

整个展览的说明遵循从面到点，层层递进，清晰地突出展览的重点

和亮点。以上海博物馆“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为

例，在“中西交通”一篇中，第一、二章节“中欧贸易的展开”和

“陶瓷贸易变迁与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强调以器物串联展现历史，

展厅内便以“16 至 18 世纪中欧贸易大事年表”提供历史脉络的时

间线索，每件器物的说明牌上则点明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年表与文

物呼应，共同呈现透物见史的阐释。[4]此外，制作精美的导览手册、

展览图录等文字和图片，也属于此种形式，具有类似功能。 

讲解员现场讲解、语音导览、视频等也是基于文本的阐释方式，

声情并茂的解说更具有引人入胜、身临其境的效果。讲解本身作为

一项教育服务内容，其教育价值体现在让观众了解叙事内容之后形

成新的认知、唤醒和调整已有认知、触发主动思考并提升逻辑思维

能力等方面。[5]故宫博物院志愿者讲解员以相声贯口形式为观众讲解清乾隆各

种釉彩大瓶的十七层釉彩，在向观众普及陶瓷烧造工艺的同时，道

出乾隆的政治追求和鼎盛王朝海纳百川的思想与气势，很多年轻观

众甚至专程为听陶瓷讲解而来。 

（三）观后互动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和鼓励，而不是填鸭式的灌输，展览的教育

本质也是如此。为此陶瓷展览通常会配套一定数量的社教活动、问

卷、游戏、文创等互动环节来强化观展体验，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思

考。 

让观众通过各种活动亲身参与展览，有利于更好地达到展览的

教育目的。四川博物院“泥与火的艺术”陶瓷基本陈列在展览中设

置了陶艺体验区，定期向观众开放体验，通过现场制作一件陶瓷器

物，了解陶瓷从泥到器的工艺流程，将作品带回家中，更能加深与

展览相关的记忆。根据“蜀风汉韵：汉代陶石艺术展”，该院还开发

了以汉代陶俑笑脸为原型的水杯作为展览相关的文创产品，让观众

理解作为冥器的汉代陶石，其艺术中没有生命消亡的阴影，而是充

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和渴望、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以及蓬勃旺盛的生

命活力。 

此外，有的展览还开发有相关的线上展览和游戏等数字产品，

拓展了内容，拓宽了互动形式，是发挥陶瓷展览教育功能新的实践

路径。 

结语 

近年来，伴随社会发展的持续深入，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

增长，博物馆举办展览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历年举办过的陶瓷

展览在如何发挥陶瓷的教育功能上做出过诸多的探索和实践，然而

这些展览所展示和传播的陶瓷文化还仅是冰山一角，陶瓷文化的普

及度更有待提升。在当前社会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陶瓷展览需要

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最新的技术应用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

结合，不断推陈出新，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展览，让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陶瓷文化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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